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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辟谣与造谣都是作恶和拉陪葬








2010 盼神韵








江城“的哥”一番话





喜马拉雅山变成了门坎








这里的每一个管教，甚至带工的普教都可以从箱子里随意拿药往人嘴里塞。


当晚8点多钟，大家到东岗拿行李（大家的行李都是早上送过去，晚上再拿回号里，平时号里摆的都是应


付检查，给外人看的行李）。法轮功学员卢林喊“法轮大法好”，我随即也喊起来。李明玉、张春光慌了手脚，立即找来宽胶带在我的头上绕了好几圈，这样口鼻都被封在胶带里。就这样过了12个小时，当胶带被撕下时，扯下来的头发加上被管教揪下来的头发，我脚下一米见方的地方几乎盖满了头发。在此过程中，女二所所长杨建三次督阵，他每次来张春光都把我的手铐紧了再紧。这种痛苦用尽人间语言都无法形容，就这样我被抻了23个小时。下来时，我的双手已经没了知觉，黑紫色的手上布满了水泡和破了皮的肉，共有23处外伤，惨不忍睹。


以后的几个月我连饭碗都拿不住，左上臂内侧被管教翟艳辉上大挂时用脚踢在腋窝下完整的一个黑黑的脚印，很长一段时间皮下淤血才消失。以后双手功能严重障碍，双上肢肌肉萎缩。我几次找张春光、李明玉、陈秋梅提出要上医院做医疗鉴定，他们每次都答应却始终一拖再拖。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他们找来了马三家卫生所的一个大夫，午休时隔着铁门看了看。当时我的双手明显畸形，虎口肌肉萎缩，双上肢肌肉萎缩，胳膊变细。卫生所的大夫问我以前手有没有毛病，我回答是前些日子上大挂时被抻的。张春光听后吓的变了脸，没等大夫做检查，就说：“好了，好了，今天就这样吧。”当时我很纳闷，原来即使马三家的警察之间也是互相隐瞒的。后来直到我离开时也没有人领我去检查过。


至今二十个月过去了，我仍然左手麻木，双手指根部仍见肿状。


五、乱收费


在这里被关押的人员没有一点人权。在生活方面，教养院的食品本来卖的就很贵，大伙买的食品，大队长尤然今天让放这，明天又改了。原来放的位置全视为不合格，统统没收。私人放的衣服柜，自己有一把钥匙，尤然有一把钥匙，她随时随地的去翻柜。经常早上放的好好的，晚上被扔了一地，她只是说翻号了，去收拾吧。每一次都有日用品和衣物丢失，问谁谁也不知道，一点保障也没有。


教养院还乱收费，本来国家拨款的设施都要大伙分摊。一个300多元的晾衣架不知被重复收了多少遍钱，


至今新来的人还要交这笔钱。自己买的水杯、脸盆、衣服，走时还要上缴，再卖给后来的人。这里有艾滋病人（我在期间有2 个），有肺结核等传染病人，却没有任何防传染的措施。如果有人找王延平和尤然提意见，他们就说：“闭上你的臭嘴，臭不要脸”等侮辱人格的话。








（接第3版）制签考核，在李明玉和张春光的主使下，蓄谋已久的管教科男管教5～6人，其中有彭涛、张良……把法轮功学员一个个的点名往外拖。法轮功学员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管教们上来就拳打脚踢，随后拖至东岗折磨。有的扇脸，有的电击，有的上铐。每往外拖人时，大法弟子就高喊：“法轮大法好！”管教冲入房间挨个打，我们照样喊，这样持续


了3个小时。最后我被叫到队长办公室，我仍然拒绝签字。这


时管教赵国荣拿着电棍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电棍啪啪的放着蓝光。最后彭涛、张良把我的左手扭到后背，像小燕飞机一


样，另一只手被按着签字，我坚决不签，他们两次强签都没签成。最后又上来2个女警一起把我往东岗拖，他们一边拖，我一边喊：“法轮大法好！”


东岗里面已经铐了五名法轮功学员。他们把我的双手用手铐死死卡住，各绑一条布带，两个男管教把我拖到一张上下铁床的床头，把我的双上肢和整个上半身从上下铺中间拽到了床尾三分之二处，再将我的双手抻紧绑在上铺床尾横梁的两头（上这种刑时，身体弓着，头抬不起来，身体全部重量都压在双上肢及手腕处）。立刻，钻心的剧痛使我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完全象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什么样，但警察却立即叫来了卫生所护士项某某强行灌食救心丸。我紧闭嘴唇，她灌不进去就左右开弓扇我脸，最后这个护士一手捏着我的鼻子，一手扇我的脸，在我憋得上不来气的情况下，她把药塞进了我的嘴里。


当时管教科的王延平（现在是一大队的大队长）一边揪着我的头发扇我的脸，一边阴阳怪气地说：“你还给我上明慧网。”听到明慧网，彭涛立即漏出凶相，也过来扇我的脸并说：“你还上明慧网”，此时我的脚下已经落了一地的头发。这时又来了一个管教捏着我的鼻子又要给我灌救心丸，不知谁在旁边喊了一声：“别灌了，刚刚灌了9粒了。”这个管教说：“真悬啊！我又拿了9粒。”


后来我又看到了好多起这种乱用药的情况，可以说








王晓峰        周谦      王淑峥      张秀荣       黄海燕       张磊        张环        任红赞





收工时间，把活拿到号里干等等。


二、“扣扣抻”


转眼到了月末签考核的日子，为抵制迫害，法轮功学员都不在考核表上签名。我当时坚决拒绝签字，并跟队长讲真相。后被大队长张春光带到东岗（以前用于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后来人员减少，被专门用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小号，里面有酷刑大挂、电棍等等）上刑。


张春光首先把我铐在房间两侧的铁床中间，双手被抻成一字型。当时正是大冬天，我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三个小时。后来又进来了7个警察，张春光、李明玉、周谦、翟艳辉、陈秋梅等妄图对我加重迫害。我奋力的抵抗，最后他们将我双手分别一上一下的铐在两张铁床中间（一只手铐在铁床的上铺，另一只手铐在对侧铁床的下铺），其中一侧床上面压了很重的东西。他们用脚使劲踹，把对侧的床踹到踹不动为止，这时手铐已深深的卡在我的肉里。这就是马三家的“扣扣抻”。


我痛的撕心裂肺，大汗淋漓，人几乎昏死过去。很快手和手腕发紫，这样持续了16个小时。中间他们不时的


进来踹床，使劲的晃动本来就已经十分剧痛的手。下来后双手肿的像馒头，有16处皮肤磨破。


三、莫名其妙的“化验”


2008年5月12日我又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的抽血迫害。这天，警察们不做任何解释，要求每个人抽一管血说是化验，至于化验什么以及检查结果根本不告诉我们。


当时我坚决抵制抽血并大声讲真相。最后管教科的科长王延平还有另外2名警察来拽我。我死死的把住门不松手。这时又上来大队长李明玉，干事翟艳辉以及马三家医院来抽血的警察共九人。我坚决不配合他 们，他们拽我十分吃力，无法在抽血室抽血。他们只能就近把我推到对面的一个房间，我高喊：“法轮大法好！迫害法








用海外信箱给ip@dongtaiwang.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动态网近期网址https是加密网址，浏览时弹出的两个对话框，请点“是”和“确认”，即可加密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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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打毒针》揭露的是法轮功学员遭受注射损害神经药物的迫害。 





前几天，我路遇好友陈姐，她笑着问我：“你说喜马拉雅山变成象门坎那样高，可能吗？”我说：“可能，做梦就能。”她说：“我没和你开玩笑，这是真的，听我跟你说……” 


原来，陈姐的母亲在二零零七年时得了绝症，沈阳的几所著名医院都给判了死刑，说最多挨不过半年去。幸运的是她母亲在这紧要关头知道了法轮功真相，并由原来的抵触到自己也学炼起来，结果现在变得比健康时还能干，家务活全包了，全家人都感谢法轮功的救命之恩。她母亲现在常说的话就是：“啥是自己的？就健康是自己的，儿女再有钱、再孝顺，他们不能替你难受，不能替你去死。” 


陈姐感慨的说：“妈妈被判死刑时，我绝望了。在我看来，绝症就象喜马拉雅山那么高，不可逾越。万没想到，在法轮功面前，喜马拉雅山变成了小门坎，一步就迈过去了。如果中共不迫害法轮功，会有多少老百姓能死里逃生啊。”◇





听了陈姐的讲述，我很感动，看来我也该学法轮功了。





2010年6月28日，澳洲法轮功学员章翠英女士以“酷刑罪”起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六一零办公室”及罗干一案在澳洲纽省高等法院再次开庭。


  2009年12月17日，阿根廷联邦法院刑事法庭的法官认定江泽民和罗干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并发出了国际逮捕令。


2002至2007年间，法轮功学员在全球30个城市和地区，发起50多个控告江泽民的刑事和民事诉讼，被称为21世纪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案。◇











令人感动、发人深省的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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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中共央视“焦点访谈”自焚伪案镜头证实，刘春玲没被火烧死，却被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下。


■国际著名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力蒲．潘亲自到自焚身亡的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另外一个人如果全身浇满汽油点燃，在短时间内就会毙命。在天安门广场自焚，史无前例，在这样的突发事件中，天安门的警察如何在极短时间内拿出数个灭火器？难道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吗？摄像记者又如何拍到最及时的远近结合镜头，难道早有准备？





2010年7月12日 





曝光马三家部分恶警








【明慧网】我于2007年9月被非法关押在沈阳马三家教养院女子劳教所。除了遭受奴役迫害，还遭受了种种酷刑折磨。左上臂内侧被管教翟艳辉上大挂时用脚踢在腋窝下完整的一个黑黑的脚印，很长一段时间皮下淤血才消失。至今二十个月过去了，我仍然左手麻木，双手指根部仍见肿状。


一、奴役


在做奴役的过程中，因为天天接触制作祭奠死人用品的乳白胶（乳白胶中含有毒性物质，会导致过敏、气管痉挛、哮喘等症状），导致我血压高压160低压100，痰中带血，呼吸困难，有明显的过敏哮喘的症状，11月我被转入和普教在一起的一大队。


我到车间后，看到到处都是堆积的棉大衣，人人都紧张的忙着手里的活。不时传来带工（普教代队长管理生产及内务的）破口大骂声，稍不如意，举手就打，环境十分恶劣。队长们则聚在一起吃着水果、嗑着瓜子说笑（各种水果、饮料、小食品都是普教带工孝敬的）。如果有谁稍不服从带工管理，队长再去骂或者是打。


每一次干新活，刚开始给你2～3天适应，以后每天工作量都在递增， 大部份人根本都无法完成。完不成的轻则被骂、被罚站，重则被扇脸、被电击。打完之后回来还得继续干，还干不完就得加班干。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叫王娜的普教加了一夜的班，早上还得照常上工。


记得2007年12月下旬，一大队、二大队疯狂的加班，每天都干15～16个小时。又脏又累，伙食又特别差，没有一点油水，有时就是一碗飘着几根菜叶的清汤。直到有一天晚上10点半钟左右获得消息的记者突然闯进了车间，对着车间拍照，又随机采访了正在加班的人，正好采访的是法轮功学员。警察们都傻了眼，当即宣布收工。从那天起晚上不再加班。这样，他们只能在别的地方做手脚，如延长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江西抚州市临川区抚河唱凯堤发生决口，罗针、唱凯、罗湖、云山、湖南等5个乡镇被淹，40余个村受灾，受灾人口达10万人。顷刻之间，有的家庭倾家荡产，有的家庭痛失亲人。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当地百姓发现大堤出现险情之际，竟然收到当地政府的“辟谣”短信。


有网友在看过这则新闻之后评论说：“谁都可以信，但千万不要信专家和地方政府”。


江西决堤事件仅仅是地方政府的事吗？仅仅是一地、一次偶然的事件吗？


回顾2003年非典爆发时期，外界普遍质疑中共隐瞒疫情，而中共一再“辟谣”的手段，就不难明白江西地方政府的行为仅仅是一种上行下效。


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四川的一场大地震夺走了近十万人的生命。让我们再看看中共在此次地震发生前，多名专家、多个部门呈送预报的情况下，是怎么样 “辟谣”的。


2008年5月9日，四川省人民政府网页上，发表《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成功平息地震误传事件》，政府公开辟谣，否定地震预报。5月10日，绵竹（震中附近）出现大批蛤蟆迁徙的情况。当局对此震前的动物异常的解释竟是：“这种情况是正常现象，与老百姓所说的天灾毫无关系。这说明：绵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中共当局的“专家教授”这一代表权威的名称，正在成为专门负责愚弄百姓的代名词。


说到中共“辟谣”的危害，让笔者想起中共的另一邪恶行径——造谣。中共造谣的技术堪称登峰造极。


1999年，笔者的家乡就出了这样一件事：由河北沧州任丘电视台制作并播放的新闻“袁玉阁炼功走火入魔”就是典型的造谣。


首先要说明：（1）袁玉阁是一名法轮功学员；（2）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3）法轮功禁止杀生和自杀，这在法轮功书籍里有明确记载。


1998年5月，袁玉阁（河北沧州任丘市人）骑自行车接放学的孩子，自行车闸失灵，因闪避放学的小学生掉进一小桥下（此为白马河一分支），摔在桥下的土坡下，并没有掉进河里，一个星期后，外伤就好了。


1999年7月20日以后，任丘电视台歪曲事实报道此事，称她因炼法轮功“走火入魔”，抱孩子投进白马河。任丘市就此事滚动播放了20天。当时她因进京上访被关进看守所。出来后，她去问采访记者，为什么不讲职业道德？记者说，因为有任务，不完成就没有奖金。中央电视三台也曾播放这一假新闻。这样造假是为了抹黑法轮功，为非法迫害制造借口。


还有众所周知的“天安门自焚事件”，（转第2版）





■2002年6月贵州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距今二亿七千万年的“藏字石”，石头断面上显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见上图风景区门票)，后被中科院地质专家鉴定为天然形成。天灭中共实乃天意，天意不可违。








副院长王巍  所长杨建   副所长周芹   管教处长马吉山、刘勇   恶警李明玉     李俊    政委王乃民








■认真欣赏“真善忍国际美展”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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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功学员有罪！”他们非常害怕，就让所有的人立即到楼外面站着。


他们把我拖上床，王延平压着我的头，李明玉摁着我的胳膊，另外还有人压着我的身体和腿，并把我的双脚压在床栏下。我仍高声喊：“法轮大法好！不许迫害法轮功学员！”并且用尽全身力气反抗，他们扎了一针没扎上。这时王延平顺手从床上抓起一个枕头，压在我的脸上。瞬间我感觉无法呼吸，这时我的头碰到左边的墙壁，我立即把头用力的往墙边靠，借助脸部和墙之间仅有的一点点空隙呼吸，才使我免于窒息死亡。


四、 强行乱用药物


在马三家还有一种无视生命的做法，在这里的警察可以随意的使用内科抢救药救心丸。此药的适应症是心绞痛、气滞血瘀型冠心病，一次4～6粒，急性发作时10～15粒。我在马三家非法关押期间，在心脏很正常的情况下被警察强制的使用了2次救心丸。


第一次是07 年的11月15日，当时我被上扣扣抻，被迫害的呼吸困难，大队长张春光强行让我吃了7粒，我很快就吐了出来。这药药效十分迅速，只有几分钟我血压就下降 40，浑身抽搐不停，蹲在地上。


第二次是在2008年10月7日那天被强行灌了9粒救心丸。那天一大队的法轮功学员集体抵（转第4版）





起诉江泽民  澳洲再次开庭








2006年4月30日中午，我和妻子坐车回家，偶然间和司机谈起了在吉林市公安局门前看到的不平之事——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手里抱着她孙子的遗像，到市公安局讨说法。说她孙子就是因为炼“法轮功”做好人，被警察抓了，仅40天就被吉林市看守所迫害死了。这老太太有冤无处诉，没有人管这事。


司机对我们说：我告诉你，共产党现在最痛恨的就是“法轮功”，炼法轮功的一旦被他们抓住整死你都没人敢替你说话。不信你看着，弄不好过几天这老太太就没影了。


我妻子说：这太可怕了，不会那么残酷吧。司机又说：我说得一点都没夸大。其实共产党就是土匪，当初打天下夺得政权时凭的就是这一套，你跟它怎么斗，它不但阴狠而且最会玩手段。有一次我拉了一个在公安系统退休的老干部，他说他一辈子南征北战的破获了很多大案要案，立了很多功，可到头来连个一等功都没有得着，可是现在那些小警察抓十来个炼法轮功的就给记个一等功，奖金各种福利待遇什么都有了。不然那些警察能那么卖力抓法轮功吗？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直接挂钩，并且还有江泽民在撑腰。 


司机还说： “天安门自焚”事件，在法轮功没辟谣时我就知道是假的。当中央电视台播放自焚镜头时，我看了后就告诉家人，这都是假的，是演戏。因为我是开车的，对汽油的性能十分了解，那东西不管洒在哪，洒多大面积，用火一点一瞬间就都着了，而且温度极高。那这边人点着了，等警察找来灭火器，人早就烧成炭了，更没有时间录像了。◇








■酷刑演示图：电棍电击





沈阳马三家教养院





我在马三家劳教所遭受的种种残忍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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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记者雪瑞布莱顿报道）从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至七月十一日的每周周末，“真善忍国际美展”作品在英国南部海滨城市布莱顿的游艇码头展出。目前，已有大约三千位观众参观了美展。


美展上展出了四十多幅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艺术家们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获得身心健康和精神升华的领悟，也有艺术家们根据亲身遭受中共迫害的经历而创作的画作。许许多多观众被画作所呈现的精神力量所感动，对中共政权的残暴感到愤怒。许多观众与在场的法轮功学员交谈，他们不仅感叹画作的高艺术水平，也希望了解更多的法轮功真相。还


有一些观众向学员询问哪里可以学习法轮功。


许多观众在留言簿上留言，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希望迫害能尽快停止。 








（接第1版）中共栽赃法轮功的一个典型案例。其中明显的破绽有：刚刚做了气管切开手术的小女孩刘思影就能底气十足地唱歌；去采访严重烧伤病人的中央电视台记者竟然不穿无菌衣，近距离直接采访“严重烧伤”的病人，等等。


    笔者在良知善念的促使下，急撰此文，就是要提醒被中共利用来迫害法轮功的人们和对中共还存有幻想的人们：中共的谣言千万不能听信。中共邪党无论是“辟谣”还是“造谣”，其根本目的就是在其行将就木之前继续作恶，同时拉更多人为其陪葬。只有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方能拥有美好未来！◇











